
寂寞的辉腾锡勒
■范贞洪

一
草原注定是寂寞的。 据说，到草原旅

游的旺季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 7 月至 9
月是最佳的时节。 这三个月， 气温比较
高，而且草原已成花海，各种鲜花争奇斗
艳。当然，不是说冬天就不可以到草原游
玩，但是白雪皑皑，气温极低，你得做好
挨冻的准备。 况且，草原被白雪覆盖着，
极目是晃眼的白， 你游玩的兴致可能会
打折扣。

只有几个月， 草原上是热闹的。 你
说，草原该有多寂寞！ 不过，这没有影响
草原的勃勃生机。

辉腾锡勒， 蒙古语意为 “寒冷的高
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哈
尔右翼中旗中南部，阴山北麓，海拔 1800
多米，东西长 100 公里，面积有 180 多平
方公里。 辉腾锡勒草原虽然没有呼伦贝
尔大草原那般的辽阔和瑰丽， 但是她的
美，我觉得妩媚不做作，摄人心魄，即便
离开她不久，依然会让人魂牵梦萦，就仿
佛是热恋中的情人， 分别不久就有想再
见她的冲动。

来到辉腾锡勒草原， 你会有心灵得
以一次彻底净化的感觉， 因而对于书中
唐代以后很多道士、 和尚隐遁于此的记
载，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远离钢筋水泥
的城市，这里远离尘嚣，这里远离世俗，
这里远离一切的一切。据介绍，清朝康熙
皇帝也曾到此游览。看来，辉腾锡勒也是
沾了一些名气的。

二
正是盛夏时节，骄阳似火。 这天，午

饭吃得迟了些， 从呼和浩特市出发到辉
腾锡勒草原，得坐约三个小时的大巴。将
近辉腾锡勒草原， 远远地便可看见密密
麻麻的风车， 像草原卫士一样矗立在那
里，显得威武雄壮。风车间或转动长长的
风叶， 又像是在欢迎我们这些远方的客
人。 到达草原时，已是傍晚时分，落日余
晖洒在大草原上，绚丽多姿。远处有一群
牛羊未归圈， 还流连在开满小花的草丛
中“浅吟低唱”。 我蓦然忆起了南北朝时
期的一首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那份恬静的美，用任何华丽词藻
来形容，都显得苍白。

下得车来，满眼是绿。 呼吸着散发淡
淡青草香味的空气， 一路的颠簸疲劳顷
刻烟消云散。夜宿蒙古包，我们像赶集一
样，拖着行李箱，亦步亦趋兴匆匆来到了
蒙古包前。虽说是蒙古包，却发现并非是
用毛毡布搭建， 而是用钢筋水泥建造起
来的，像孩提时代在农村见到的谷仓。一
个挨着一个，蒙古包门上方标着号码，就
像宾馆的房间号一样。 一长溜儿的蒙古
包，外墙是统一的乳白色，远远看去，倒
也成了草原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两个人
住一个蒙古包，蒙古包里的设施很简单，
两张木板床，床上各有一床潮潮的被子。
一间很小的卫生间，卫生间的水极冷，是
那种彻骨的冷，大抵是地下水之故。用冷
水洗个脸，最多一分钟时间，我的手就冻
僵了。幸好有一个热水瓶，否则刷牙成问
题，要是用这个水刷牙，结果可想而知。
一切安顿完毕，草原的夜色已浓，该是吃
晚饭的时候了。距离蒙古包不远，就是游
客吃饭的餐厅。 步出蒙古包，微风徐徐，
气温也比白天低了许多， 一件 T 恤衫就
显得有些凉了。 见同行的女同胞们都已
披上外套，我担心自己会着凉。

来到草原， 肥美的羊肉总是要品尝

的，否则会有未到过草原的遗憾。有肉无
酒，似乎少了点什么。正商量着是否来点
酒助兴， 饭店的两位穿着蒙古族服装的
姑娘，一位倒酒，一位手端酒杯，轮流给
游客敬酒来了。随着悠扬的祝酒歌，每位
游客都喝上了姑娘们送上的一杯白酒，
披上了象征吉祥的哈达， 这多少给枯燥
的吃饭时间增加了一些兴味。 蔬菜少是
少了点， 虽说不能让每位游客都吃得尽
兴，不过也还觉得满意。据说草原上的食
材匮乏，要运到草原不容易。

晚饭后是篝火晚会。 说是篝火晚会，
却没有篝火， 一群年轻人在昏暗的灯光
下，随着激昂的音乐疯狂着。同行的几个
年轻人加入了跳舞行列。 这是年轻人的
节目，我还是知趣地回蒙古包休息了，一
是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睡意渐浓，二
是因草原晚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

一夜无话。
三

蒙古包的隔音效果不好，天还未亮，
就被隔壁蒙古包游客的嚷嚷声吵醒，原
来是要看草原日出。 一看时间，才凌晨 4
点。 干脆也起来，凑一凑热闹吧。

曾经在黄山看过日出， 那气势磅礴
的日出景象，至今记忆犹新。在草原看日
出是否另有一番情趣呢？ 于是多了一份
期待。天蒙蒙亮，睡眼惺忪，迎着风，走在
开阔的草原上。身上裹着棉被，仍然冻得
簌簌发抖。冷，却快乐着———想到即将看

到草原日出了。 坐在草地上看着东方的
天幕，静静地等待着。云彩看上去是懒懒
的，呈横条状，不规则地飘浮着。 四周静
悄悄的，我仿佛听到了小草拔节的声音，
偶尔也能听到一两声虫鸣。不远处，三三
两两看日出的游客，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或许是不愿搅乱草原的这份宁静。 游客
或站或蹲，皆缩着脖子，倒不像看日出的
样子，颇觉得滑稽。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慢慢地，天边出

现了红红的一片， 太阳似乎等不及要出
来了。 大家都兴奋地欢叫起来。 一点一
点， 太阳探头探脑的， 犹如与游客躲猫
猫。 过了不久，兴许不想辜负游客们，远
远的地平线上， 一轮圆圆的太阳突然喷
薄而出，就像燃烧的火，蓦地映红了东边
的云彩。随着一片喝彩声，大家手中的相
机“咔咔”响个不停，谁都想留住这美丽
的一刻。

草原上的日出，犹如草原上的汉子，
粗犷、豪气！

四
看过草原日出， 自然要欣赏大草原

的自然风光。
到草原总是要骑马的， 骑马看景想

必是另外一番景致。每人交上几百元钱，
就有一个游览套餐，包括骑马、到草原深
处的蒙古包体验草原人家的生活和习

俗。也有几位同行的游客因为嫌套餐贵，
自由活动去了， 惹得导游小姐一张俏丽
的脸瞬间失色，原本柔美的声音，也变得
不那么柔美了。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
战刀亮闪，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
决不容豺狼来侵犯……” 策马飞奔在广
袤的草原上，有威武雄壮的气势，就像自
己是一个保卫边疆的战士。

徜徉在草原上，脚下的草是柔柔的、
软软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尽情地享受
着大自然的恩赐。 走累了， 就躺在草地
上，与小草来一次亲密接触，望着蓝天白
云发发呆。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男儿
血，英雄色。 为我一呼，江海回荡。 山寂
寂，水殇殇，纵横奔突显锋芒”。融入绿色
的海洋，各种感慨便油然而生，顿觉生活
中的一切烦恼和忧愁，少了、淡了……

花和草的气息悠悠地飘来， 沁人心
脾。 我陶醉于花和草的海洋———原来生

活是如此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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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寄居闲赋
■七秩翁

戏说“韵痴”
一

夜半无眠查典书，
韵痴雅号又何如。
律诗本乃古精髓，
传至吾侪岂可疏。

二
茕茕孑立一痴翁，
韵律推敲近五更。
仄仄平平趣无限，
乐有李杜伴余生。

有感兄弟自陕赴琼自驾游
三千公里赴琼南，
涉水跋山一笑谈。
亲驾何曾谓劳顿，
风光旖旎赏犹酣。

致友人
霜叶姗姗送晚秋，
翰林耄耋忘情游。
谁言唯有朝阳好，
且看夕霞红满楼。

依 靠 ■杨越

������那年冬天，文可的二姐因病去世，只
剩下她和母亲相依为命。 天冷得能把人
的心冻僵。快到年关了，娘儿俩总得寻个
出路。

清晨，文可打理好家务，拿了娘递过
来的百元大钞，这可是她家的全部积蓄。
买了五斤油，剩下八十五元，她点好钱并
在每张钱的正面左下角依次留下五个

字：愿一帆风顺。然后她把钱整整齐齐折
叠起来递给了娘。她告诉娘要出去一趟，
便戴上爹生前戴的狗皮帽子， 骑上爹留
下的“二八”自行车，去了市里的蔬菜批
发市场， 像个大人似的打听各种菜的价
格。

文可已经十九岁了， 爹去世时她十
三岁。是娘拉扯姐妹三人长大。大姐去年
成家了， 二姐在爹在世时就患上了肺结
核，久治不愈，还是走了。二姐走了多久，
娘就病了多久。

刚下学时，她总是和二姐一起上班，
二姐挂名， 她替二姐干活， 俩人赚一份
钱。 “现在，我该出去赚些钱了，娘的心也
好宽慰些。 ”文可出门时就打定了主意。

“娘，我去桥东蔬菜批发市场问了问
菜价，我想去卖点鱼，鱼能放住，冻不坏，
零卖两块，批发一块六，一件三十斤，我
想……”文可支支吾吾地说不下去。

娘早已看出了她的心事， 说：“娘给
你五十块钱， 试试去吧。 这还剩三十五
呢。 ”

文可接了钱，早早吃过午饭，在自行
车的后座上捆了个竹筐， 竹筐里装了杆
秤，去蔬菜批发市场进了一件鳕鱼，驮着
鳕鱼，拐进了郊外一个屯子。

进屯子后，她下了自行车，有些趔趄
地推着这个交通工具。 她抹了把满脸的
羞怯，两眼热辣辣的，狗皮帽子下的小脸
冻得通红， 一件姐姐留下的藏蓝色制服
棉袄裹着她单薄的身体。 没有人能分辨
她是姑娘还是小伙， 尽管这是她最美好
的年纪。 可是清脆的吆喝声已经泄露了
她的秘密：“卖鳕鱼了！ 谁买鳕鱼？ ”

稀稀疏疏的村民漫不经心地在她面

前驻足、打问。她的叫卖声不断地落下又
响起。 总有人在这寒冷的天气里想节省
些力气， 在自家门前买些吃食一饱口腹
之欲。尽管文可带着棉手套，可她那提秤
的手也快冻僵了。 天黑前，还剩六斤多，
被一个村民包圆儿了，扔给她十块钱。

总算把鱼卖光了，算了算，除了秤上
损耗的、少给的，她挣了七块五呢。还好，
这个开头不算太坏， 她的心一下子热乎
起来，以后不用娘太操心了，自己已经长
大了，能养活娘了。她一边想一边骑上车

回家。
车轮飞快地转着，身上已经出汗了，

脸却像冻透的柿子，指尖完全没了知觉。
北方的天黑得极早， 借着路上来往车辆
的灯光， 她远远看见拐向她家的那个路
口有个小黑点。 由远及近， 黑点越来越
大，快到近前时，她的眼里一下子涌满了
泪水，是娘！

她想给娘个惊喜。 下了车子，脸故作
阴沉只喊了声“娘”，没有说下去。娘也没
有多说，只拍了拍她。 正要向家走，娘叫
住了她，惊讶地喊：“可儿，你看那是啥？ ”
文可瞪大眼睛低头一看，是五块钱。她支
了车子弯腰捡起来。

娘笑了，说：“你看，老天爷饿不死瞎
家雀儿， 日子总会好的……” 没等娘说
完， 文可已藏不住内心的喜悦， 欢愉地
说：“娘，我把鱼卖完了，就是挣得少点，
挣了七块五，再加上刚捡的，今天运气不
错呀……”借着月光，娘儿俩相互依靠着
欣喜地向家走去。

灯下， 文可一遍又一遍地数着卖鱼
的毛票和捡到的五块钱， 这可是自己捞
的第一桶金，管它多少呢。 突然，大滴大
滴的眼泪从她眼里滑落， 落在那张捡到
的纸币上， 她看见那张五块钱的左下角
有一个“顺”字。


